
用手指轻触手机， 通过
微信、 微博联络朋友， 已经
成为很多人的生活方式， 而
朋友圈里此起彼伏的求点
赞、 求转发、 求投票的信息
引来无数网友吐槽。 特别是
朋友圈拉票 ， 不仅仅 “绑
架” 个人每天投票， 还要求
转发给更多的朋友， 扩大拉
票朋友圈。 对于这种不淡定
的拉票方式， 越来越多的人
表示反感。 可即便如此， 朋
友圈里各种投票还是层出不
穷， 被各种最萌宝贝、 最佳
员工、 最美广场舞队等拉票
活动刷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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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
被感情“绑架”

常常被动投票转发

“小张， 帮我侄女投票， 竞
争最美校花， 不用关注， 直接点
开链接投票就行。” 收到客户李
女士的微信， 业务员张筱筱有些
为难， 她从心里上是很排斥这种
投票的， 但因为是客户， 她又不
好拒绝， 只好笑着回复， “放心
吧李姐， 我一定天天给咱漂亮的
侄女投票。”

为了表示对客户的热心， 张
筱筱还主动将投票信息的链接转
发到了朋友圈， 客户李女士当即
过来点个赞。 “为了维系客户关
系， 让客户开心， 转发一下投票
链接就算了。” 更让张筱筱头疼
的是， 有的客户每天都会提醒她
来投票， “比我们的业务员拓展
业务还积极。” 张筱筱苦笑。

“对于领导、 客户等特殊身
份人群的拉票行为， 绝大多数都
不好拒绝，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种
‘感情绑架式’ 投票， 让人非常
不舒服。” 张筱筱告诉记者， 前
不久， 她一个很久未见的朋友主
动联系她， 为了给女儿争夺 “最
萌宝贝” 的冠军， 赢得价值上万
元的奖品， 朋友还专门建立了一
个 “拉票群”， 每天动员群里的
100多个好友， 为他女儿投票。

该活动持续了20天时间， 开
始的时候， 大多数好友还出来点
赞、 投票， 随着时间长了， 大家
也逐渐失去了兴趣， 中间更有部
分人因反感这种拉票形式而退出
了该群 。 张筱筱则碍于朋友情
谊， 只是屏蔽了该群信息， 不再
关注此事。

“活动结束后， 那个群里就
没再有发过信息， 最后也就销声
匿迹了。” 张筱筱感慨， 这种令
人反感的投票和拉票形式， 让原
本就并不深厚的感情， 再一次蒙
上了一层霜。

在一项调查中显示 ， 44.7%
的受访者直言 “绑架式” 的投票
方式让人烦恼， 失去乐趣；27.2%
的受访者认为朋友圈投票是商家
的一种营销手段 ； 21.2%的受访
者直言只是投个票而已， 没想那
么多； 仅4.7%的受访者认为朋友
圈投票形式多样， 很好玩儿。

而对于受访者出于何种原因
愿投上一票的调查结果显示， 有
27.5%的受访者表示碍于情面 ，

受朋友之托进行投票 ； 13.7%的
受访者表示了解过此类活动， 愿
意为朋友投票。

朋友圈投票含金量低

记者发现， 虽然朋友圈里有
很多投票拉票的现象， 但他们的
投票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

“发动很多朋友给我投票，
还是永远赶不上前面的队伍， 持
续一个月的投票活动， 我不到半
个月就是失去了兴趣。” 广场舞
达人王艳华前不久参加了一次广
场舞比赛， 配合比赛活动的有一
个微信投票活动， 票数最多的广
场舞队可以直接进入决赛表演。

因为王艳华的广场舞队止步
在复赛 ， 他们非常渴望进入决
赛， 所以把希望寄托在微信投票
上， 每天都动员身边的亲戚、 朋
友进行投票 。 可即便他们很努
力， 也赶不上票数第一的队伍。

“投票进行到第七天左右，
我们的队伍就有两千多票数， 这
样的票数我们还是挺满意的， 身
边的很多朋友都在帮忙。 但排名
第一的队伍在第七天的时候， 票
数已经过万了。” 这让王艳华非
常不理解， “人家怎么能投那么
多票呢？”

后来王艳华才从女儿那里得
知还有 “刷票” 的做法。 “要花
钱才能得高票数 ， 我也就放弃

了。” 王艳华无奈地表示。
当然 ， 采访中也有市民表

示， 愿意花钱刷票， 34岁的张然
就是其中一个。 “为了帮女儿争
夺漂亮宝宝评选的第一名， 我安
装了付费刷票软件， 每天都可以
反复投票。” 张然说， 他还曾在
淘宝上买人工刷票， 前后花了好
几百块。

“可能是我的投入比较少，
最后也没有得到第一名。” 张然
苦笑着说， “这种微信投票水分
太大， 刷票也刷不出好成绩。”

而市民肖女士就没有张然这
样的运气和心态。 她告诉记者，
之前参与一个投票活动， 活动第
一名奖金 8000元 ， 她觉得拿出
1000元来进行刷票， 还可以剩下
不少。 就欣然给刷票公司通过微
信转账的方式， 交付了500元定
金， 结果肖女士的消息再也发不
过去了， 他被拉黑了， 定金就这
样白白被骗了！

刷票市场火爆
每票起售一毛钱
对于花钱刷票的现象， 记者

在网络上进行搜索， 就可以跳出
很多链接， 有安装刷票软件的，
也有专门的刷票公司， 至于花钱
买票数的做法， 其实是相对比较
简单的。

记者按照网络提供的信息，
联系上了部分刷票公司 ， 询问
中， 记者了解到， “微信票数”
分为 “人工群投票” 和 “活粉投
票” 等几大类进行。 刷票公司微
信刷票团队客服表示， 他们的投
票都是人工群投的， 其实跟个人
拉票是一样的性质的。 而对于投
票安全， 客服也拍着胸脯向记者
保证， “保证不会被发现的。”

至于价格， 大多数商家微信
刷票的价格都是一毛钱一票， 按
票计费。 一位知情人透露， 之前
在淘宝网站上就可以轻易找得到
刷票的相关商品， 但日前， 淘宝
出台了相应的规范办法。 记者再
次通过淘宝网搜索 “微信投票人
工” 时， 网页显示， 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和政策， 无法显示与 “微
信刷票人工” 相关的宝贝。

淘宝平台不再提供此类服
务， 可微信人工刷票却并没有就
此消失。 在很多网络社交平台上
还是可以搜索到 “微信投票” 的
相关商品。 记者随机询问某网站
商家， 在确认可以操作投票后，
商家向记者推荐 ， 投票价格0.3
元每票， 200票起投。 同时 ， 还
有商家打出优惠活动和包名次服
务 ， 80块500票送100票 ， 120块
1000票送300票， 200块2000票送
500票。 支持一票一截图等。

对于记者提出的， 活动限制
时间 、 活动限制地区的诸多条
款， 商家均表示可以破解。 在很
多商家的交易记录中可以看到，
人工刷票的月销量从 100多到
4000多不等。 由此可见， 微信刷
票市场还是非常火热。

投票只是“幌子”
广告商只看传播率
采访中， 记者也设法联系到

了两个投票活动的主办方， 其中
一个活动主办方对于记者提出的
刷票现象，给予了很官方的回应：

“放心吧，我们的投票系统是独立
的，不会受到刷票的干扰，系统如
果检测到刷票现象， 我们会直接
取消选手的参赛资格的。 ”

另一个活动的主办方负责人
罗女士则坦然对记者说， “我们
并不排斥刷票现象， 举办投票互
动无非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吸引人
气， 拉关注量， 也算是一种新的
营销推广手段。”

刷票量大， 无疑是造成了一
个关注度高的假象， 这在一定程
度上也给其他参赛者无形中造成
压力 ， 促进提高转发率和关注
度。 “参赛的选手有的是想得到
奖励， 有的就是图个开心， 也有
些表示参加了一次下次就随缘
了 ， 好 玩 而 已 。 ” 罗 女 士 说 ，
“活动背后的大数据量主要是提
供给广告商们的， 谁得第一名并
不重要。”

罗女士告诉记者， 也有很多
活动主办方， 利用系统操作。 内
定第一名， “当然， 这个第一名
也许根本不存在，” 只是为了吸
引更多人给予关注。

【提示】
切勿盲目透露个人信息

采访中， 有业内人士提醒，
不是所有的投票活动都是以宣传
求关注为目的的， 有的投票活动
打着信息认证的幌子， 收集参与
者的个人信息， 姓名、 电话及身
份证信息等。

对于这类投票活动， 参与者
应该谨慎， 切勿盲目透露自己的
个人信息。即便是在投票过程中，
也应该谨慎保管好电话、 微信名
称和微信头像等个人信息， 而这
些信息一旦被挪作他用， 将会给
相关用户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诚实参与社会活动

“刷票本身就是一种失信行
为，违反了《民法总则》中‘诚实信
用’的法律原则。 ”北京檀州律师
事务所曹岩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在特殊情况下，实施刷票
行为， 甚至可能会涉嫌犯罪。 比
如， 在选举人大代表时实施刷票
行为，就犯下了破坏选举罪。

《民法总则》 规定： 民事主
体在活动中要诚实 ， 不弄虚作
假， 不欺诈， 进行正当竞争。

曹岩说， 从道德层面上看，
微信的拉票或刷票行为， 丢失了
“真善美” 中最重要的 “真”。 长
此以往， 将会严重破坏社会诚信
体系的建设。 所有应该鼓励公民
以 “诚实信用” 的态度参与社会
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 现在很多微
信评选活动是专门针对未成年人
开展的 ， 比如 ， “最萌宝贝 ”
“人气之星” “才艺之星” 等等。
而亲友拉票、 花钱刷票等行为，
都是由父母投资而来， 投票选出
的第一名， 可能并非实至名归。
容易给活动获胜的孩子造成 “拼
爹” 的心理暗示， 而参与活动落
后的孩子则可能在心理上质疑自
己的表现和能力， 从而影响孩子
的身心发展。

当然， 对于利用微信投票活
动， 非法盗取公民信息的行为，
曹岩表示， 这种行为就已经构成
犯罪了。

微信拉票：不淡定的“手指生活”
专家提醒： 切勿盲目透露个人信息

□本报记者 王路曼


